第一章

一陣吵雜的聲音，在她的耳邊逐漸擴大。她聽見有人在大叫，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什麼喊什麼，可她知道那一定是很混亂的畫面。感覺像是身邊有人來來去去，接著聲音又漸漸消失。不知過了多久，鼻間的藥水味越來越重，輕微的疼痛襲上她的腦袋，又蔓延到她的全身。

她在哪裡？

睜開眼時看見全白的房間，她的直覺告訴她：這裡是醫院；但她依舊慌張著想掙扎起身，卻發現只有雙眼能夠自由轉動；她想說話，卻發現喉嚨的乾澀和疼痛讓她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皺著眉閉上眼，她試圖吞口口水，才又睜開眼睛。

張開的瞬間，她被突然出現在眼角的男人嚇了很大一跳。第一個念頭是：她一個字也說不出來…他到底想怎樣？

「躺好，別動，不要緊…沒事的，妳已經沒事了。」男人終於開口說話，安撫了她一下，便轉身過去倒水，拿著棉花棒沾溼，再慢慢地、一點一點地在她龜裂的嘴唇上滾動。「醫生說了，妳醒來了先別急著喝太多水，慢慢來。」

她沒有嘗試說話，頭昏昏的，不過終於碰到水的感覺讓她感動得想哭。她只是靜靜地看著他，觀察著他。她不認識他，可是他給她的感覺很溫暖，而且…有點面熟，但是她不記得在哪裡看過他。儘管她對於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一點頭緒都沒有。

她分心地想著：他很高大，五官很立體，長得很帥。整個人看起來很乾淨，雖然穿著簡單的T恤和牛仔褲，但那張臉上似乎隱藏著很多故事，尤其是那哀傷的雙眼。不過…他到底是誰？任憑她怎麼回想也想不起在哪裡看過他。
「…妳昏迷了好幾天。連小青也飛回來了，但你知道她的，公司少不了她不行，所以她還是得在最後一刻上飛機。」男人像是壓抑著什麼情緒的持續手上的動作，一邊說著。

小青…飛去哪？…她不是辭職了？她記得才聽她說過的…對了，她說她認識了一個男人，對她很好…叫什麼名字？忘了。那男人開了間小公司，沒想到這麼快就需要出差了嗎？…
她很自然的認為這個男人是好姐妹的新男友。她又想著昏迷前她到底在哪裡？今天幾號？

她看看牆上的日曆：三月十八號。畫面接踵而來，她想起來了：她去參加公司每月十號的員工聚會，因為身體不適又喝了點酒，她就決定先離場…然後呢？…一輛轎車闖了紅燈，向她衝撞過來的畫面突然出現…原來如此，她出了車禍…還昏迷了八天？小青一定嚇死了…
越想頭越痛，她抿了抿唇，疼痛的感覺讓她皺眉偏過頭。

「怎麼了？哪裡痛嗎？等等，我去叫醫生過來！」他趕緊放下紙杯，慌忙著開門喊了某個名字。

醫生趕忙跑進來幫她看診，並表示沒有什麼大礙，只是頭部受創的後遺症，休息一陣子會好很多。看他們的互動，這位醫生好像是男人的朋友。她無心瞄到「梁境宇」的名牌掛在他的胸前。
他開了些止痛藥給她，並告訴她因為這幾天的休養傷口都好的差不多了，下午如果沒有其他症狀的話，就可以安心出院，然後再向男人叮囑一些注意事項。

「抱歉，今天病人比較多，沒法陪你們閒聊…凱芯，妳終於醒了…妳昏迷了好幾天，大家都很擔心妳，好在妳終於醒了！阿易，可以的話，先帶她回家好好休息吧，在醫院也不太方便。」他丟下一抹笑就急忙離開了。

她覺得好像怪怪的，但是她一時間沒有頭緒自己該怎麼反應。被叫阿易的男人把她的床稍微升高一點，讓她可以坐起來。

「你…」她又吞了口口水：「你在這裡照顧我，那小青怎麼辦？」

「什麼怎麼辦？她是個大人，又不是小孩子，這也不是她第一次出遠門了。」男人的反應像是她說了什麼奇怪的話：「況且妳出了車禍…」

「她一個人出差，你不擔心嗎？」他說這什麼鬼話啊！「我媽和我弟他們呢？為什麼是你留在這裡？」

「…凱芯？」男人錯愕的看著她。

「你是小青的男友吧，你們剛認識不是嗎？…我知道她為了你辭職，到你的公司幫忙，但…「我不是她男朋友。」他打斷她的話。

這樣不是更奇怪？「那你是她的誰？不，那你到底是誰？！為什麼在我病房？」

一陣尷尬的沉默在空氣中交流，幾秒後男人才回過神回答：「我是……顏坤易，妳…不記得我？」他試探性的問。

她搖搖頭：「我不認識你啊，先生，你…是不是認錯人了？」咦，但是他剛剛也有提到小青…可是她真的不認識他啊！

「…妳等我一下，我叫醫生來。」他給了她一抹安撫的笑，蒼白著臉走出病房。不久後，那位很忙的主治醫生走進病房，幫她又更仔細看了看診，才緩緩開口：「凱芯…妳還記得妳是誰嗎？」

張凱芯翻了個白眼：「廢話。」

「那妳記得…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「嗯，我去參加公司的聚會，喝了點酒，因為身體覺得不太舒服，所以…」講到這裡，她心虛的看向一旁：「所以我就自己開車回家了。然後…」她深吸一口氣：「然後…我好像被一輛轎車撞到，之後應該就被送到這裡了吧。」兩車相撞的畫面，莫名的深深烙印在她腦海，現在回想還覺得很心慌…
「…凱芯，妳…」梁境宇皺眉看著她，卻突然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

身體的不適讓她感到煩悶，她有種天旋地轉的感覺，一陣煩悶讓她不耐煩：「醫生，我好像跟你不熟吧！」

「凱芯，」他像是完全沒聽到她說話一樣：「那場車禍…已經是大概三年前的事了。妳看看日曆上的年份…現在是2014年，沒錯吧？」

她的腦子像是被雷劈到一樣，一片空白。什麼？這個醫生在說什麼？這句話讓她頓時傻住。她有聽錯嗎？可是，日曆上清楚寫著「2014」，而非「2011」…
「…到底…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？」難道…她昏迷了整整三年？不可能…
「凱芯，妳在過馬路的時候被車撞到，受了重傷。是亞貞送妳到醫院的，妳什麼都不記得了嗎？」

「…不，我不記得…亞貞是誰？我不懂…」慌張、害怕的情緒在她心裡腦裡沸騰，她歇斯底里的說著，眼淚止不住的往下掉：「我媽呢？我弟呢？…我昏迷了整整3年？那、但是…」
「凱芯，冷靜點，這可能只是車禍的後遺症…很多病人都會這樣，但只要過一段時間，也許記憶就會回來的…妳只要…冷靜下來，好好休養，不要強迫自己去回想，不要給自己壓力…」他的手忍不住顫抖，失憶的CASE他不是沒見過，但沒想到有一天竟然會發生在他的好朋友身上，原來竟是如此難以承受…梁境宇回頭看向門口，顏坤易背靠著玻璃窗，百葉窗遮蓋了他一半的背影，卻遮不住他的震驚…一如梁境宇現在內心錯綜複雜的感受。

「凱芯…我是梁境宇，外面那個是顏坤易，還有亞貞和貴子、向日葵小店…妳冷靜想想…妳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嗎？」

「不…我不記得，你們到底是誰？我到底在哪裡？我弟、我媽呢？」眼淚不停的掉下來，她好害怕…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在醫院，任憑兩個男人對她說著一堆她聽不懂的話，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…什麼向日葵小店「啊…」她的頭突然劇烈地痛了起來。聽見她痛苦得叫了一聲，原本坐在地板上的顏坤易立刻衝了進來。

「凱芯！……」

她暈了過去。

她做了一個夢，她和一群朋友在一起，她很開心…她看見了一個男人，但是他身後的陽光太刺眼，讓她看不清楚他的長相。終於陽光如她所願的消失了，突然一輛車朝她撞過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暗……接著她…她看見自己和一個男人拉扯、爭執的，但是腦子的混沌讓她分不清自己在哪哩，那個男人又是誰…她想逃，但是那個男人不讓她走，他…
「…放開我！」

「凱芯，妳冷靜點聽我說…」他抓著她的肩膀，但她奮力的掙扎，不斷揮舞的雙手還是抓傷了他。

「我不要！放開我…我要離開這裡…你到底想怎樣？」她像是失去控制，不斷想掙脫他的手，她只想離開…她覺得頭好痛…
睜開眼，依舊是白色的天花板。

她做了一個…奇怪的夢，夢裡有她不認識的人喊著她的名字……
「姐？…凱芯？」張凱成的聲音讓她像是得到救贖般的清醒了過來。

「凱成…」終於看見親人，委屈的眼淚不斷流下來：「我…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？」

「凱芯…妳什麼都不記得了嗎？妳記得我，但妳不記得阿易，不記得境宇、亞貞…」

「不，我不認識他們啊…我記得…公司聚會之後，我就自己開車回家，可是…可是我好像出了車禍…」親弟弟的表情讓她不安了起來。
「凱芯，的確有發生那場車禍，可是…可是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。」怪不得顏坤易和梁境宇會那麼震驚，慌張得叫他過來。她被車撞了，昏迷好幾天，好不容易脫離險境，卻失憶了…
震驚、害怕、手足無措、慌張…所有情緒讓她不知該如何反應。

「那麼…我在醫院？這三年，我又是怎麼過的…」她毫無頭緒啊，上天是不是跟她開了個太大的玩笑？

「前幾天，妳在過馬路的時候被車撞到，當時妳受了重傷…」凱成所說的跟那個醫生說的一樣，所以，她真的認識他們？太扯了…她不相信。

一陣敲門聲打斷姐弟倆的對話，原來是梁境宇，他是她的主治醫生，似乎也認識她。

「凱芯，妳還好嗎？」一時之間他只擠得出這句話來，卻見她無奈的冷笑。

「你是指除了喪失記憶、忘了這三年我在做什麼也忘了我認識誰之外嗎？…」

回應她的只是梁境宇的無言以對，的確，他問了個蠢問題。

看見他說不出話的表情，一陣愧疚襲上她的心。

「我…對不起，這一切對我來說根本就是…就是…」她竟然找不出一個詞可以形容此時此刻。

「不，妳有權利生氣。」他苦笑了下，又恢復精神道：「我知道這一切對妳來說太不可思議，也很難接受。雖然說妳的傷都好得差不多了，要出院不是問題，不過如果妳想要再多住幾天先休息、做觀察也是可以的。妳覺得呢？」

「如果說回到家…回到熟悉的地方，會不會好一點？」這句話是凱成問的。
「嗯，不失為一個好辦法。失憶症可能是因大腦對意外所留下的創傷而造成，也可能是心理因素…」現在根本沒有所謂的解藥，甚至有的病人最後恢復的健健康康，卻從來沒有想起那段遺失的回憶。

「我知道妳現在很害怕。其實我見過許多病例，雖然像這樣忘掉長時間的記憶的人不多，但還是有的。我的建議是…妳先回家一趟，看看妳生活的環境能不能給妳什麼訊息。」身為她的好友，他很希望她能夠回家，並恢復記憶。但他也知道，很多時候病人強迫自己拼命去回憶，只會讓身體更不舒服，心情也更憂鬱，導致無法正常生活。

雖然發生了這個大意外，但生活還是要繼續。張凱芯知道她不能這樣坐以待斃，相信別人告訴她什麼就是什麼，她認為自己應該要找回這三年的記憶。

凱成也同意她這麼做，於是幫她辦了出院手續，並帶她回他住的地方，也就是他們以前的家。

路上她小睡了片刻，醒來看到窗外熟悉的街景，心裡踏實不少。但凱成卻告訴她，她的住處其實是在遠一點的郊區，而且她已經搬離家裡兩年了，這讓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「媽呢？我搬走了，就你一個人照顧她？」她不解的問，車子也剛好停在家門前。

「凱芯…唉，要再告訴妳一次…妳聽了不要太激動好嗎？…」

他沉默了幾秒，才開口道：「媽沒有和我們任何一個住在一起，她現在住在療養院。」
「你說什麼？…這叫我怎麼不擔心？媽自己一個人在療養院，你怎麼忍心讓她……」媽從以前就不希望他們姐弟兩人離她太遠，因為老爸很早就過世了，媽很怕孤單的…叫她要怎麼放心媽媽自己一個人在療養院？她怎麼能夠讓媽自己在療養院，默默承受…
「凱芯，妳別激動！媽…她自己決定的。別說是妳，我也阻止過她，但…她堅持。妳很了解她，應該知道她比妳還固執。而且也是妳千挑萬選的療養院，無論是環境設備，還是醫護人員都很優秀，妳不要太擔心。」這母女倆的個性就跟石頭一樣，落地了誰也搬不走。
「…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從睜開眼睛，她的世界開始混亂，這句話也不斷在她腦海問自己，多希望有人可以叮一聲，把記憶都變回來。

「一年多前，那時候媽還跟我住一起。有天早上，因為有場重大的會議，我早早就出門了，但途中想起一份文件忘了帶，就折回去拿。沒想到我一回家，開門就看到媽倒在地板…」現在想起那畫面，還是餘悸猶存。

「…事情來得很突然，醫生說常有這個年紀的老年人，因為年紀大了，可能是加上某些壓力，導致中風。還好救護車及時抵達醫院進行搶救，才救回一條命。」

張凱芯摀住嘴巴，放在腿上的手握緊著拳頭，不敢置信的閉上眼，眼淚也悄然無聲的落下。她不知道，她不記得…媽發生了這件事情，她竟然什麼也不知道…當時的她在哪裡？

張凱成拍拍她的肩膀，安慰她道：「別難過了，事情過去一年多了，現在媽媽過得很好，她也在那邊認識很多朋友。我們也常常會回去找她，等妳這陣子好一點了，我再帶妳去找她。」現在去找媽只會把她嚇壞，還是別讓她擔不必要的心。

她點點頭，也只能這樣了。
既然她已經搬走很久了，她想這裡應該一件她的衣服也沒有，原本要開車出去買幾件衣服，凱成卻說不需要，他已經拜託人幫她送她的衣服過來了。

「你忘了境宇說妳現在不適合開車嗎？」誰是境宇？噢，那個醫生。
「喔，那誰要幫我拿過來？小青嗎？」那個沒心沒肝的好朋友。

「我老婆，亞貞。」他臉上忍不住出現一抹幸福的笑。

「你結婚了？！」除了傻眼還是傻眼，不婚主義的張凱成竟然結婚了，靠，這快比她失去記憶還扯了。

「是啊老姐，新婚三個月。婚禮當天妳也在場。我只是想不到，我還得再看一次妳那個驚訝到下巴要掉下來的表情…簡直是太侮辱人了阿！」

「哈哈…這是好事啊！恭喜恭喜…雖然我應該道賀過了。她長得怎樣？」能讓老弟甘願走入愛情的墳墓，一定不是平凡人。

「這個…其實說起來，她是妳的朋友，算是妳介紹我們認識的。不過…她很漂亮，是個很特別的女人。」又是滿面春風。

「呃，我的朋友？」她還要面對多少這樣讓她感到無奈也無感的真相？「我們…認識很久嗎？」

其實，要面對新的記憶，而且還是自己忘了的過去，她感到害怕，和些許的不確定。表面上佯裝堅強，但每次要提到陌生的名字，她的雙手和聲音都會忍不住顫抖。

「像是親姊妹，無話不談。認識也快三年…」突然煞車聲在兩人身後大響，才剛死裡逃生的張凱芯不禁撫著差點爆炸得胸口，轉身看著那部轎車，怎麼有人這樣開車？

一個高挑、留著俏麗短髮的女人從駕駛座出來，那身服裝給人的第一印象應該是幹練、獨立的新時代女性，但她的臉上卻有著不搭嘎的眼淚；那雙該要犀利的眼睛此刻只有脆弱和擔憂。女人一下車就是快步走過來，把手上的行李袋扔到差點反應不及的張凱成手上，然後她用力地抱住張凱芯。

踉蹌一步，還在驚嚇中的她本想把這女人推開，可是她說的話卻讓剛舉起的手停住，轉而輕輕拍著她的背。

「我的天哪…我的天哪凱芯…妳知道我有多擔心妳嗎？我每天在上班都在想著妳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醒來…」她吸了吸鼻子，卻止不住眼淚：「我好想去看妳，可是我每次看到妳都哭哭啼啼的，凱成根本不敢讓我再去…妳說他是什麼爛弟弟爛老公嘛…」徐亞貞退了一步，擦掉眼淚順了幾口氣，又是摸摸她的臉、又是左看右看她全身上下：「妳還好嗎？…啊我問這什麼蠢問題，妳當然是康復了才出院…」她看著張凱芯尷尬的表情，才突然想到境宇剛才告訴她的事…
「啊…對不起凱芯，我忘了…妳不記得我是誰…」徐亞貞懊惱的低頭說。

張凱芯其實很感動，雖然她不記得這個叫亞貞的朋友，但是她感覺得到她幾近崩潰的擔心，所以剛才她雖然尷尬的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，但也有點鼻酸。

「沒關係，還是謝謝妳。」她輕拍亞貞的肩膀，才繼續說：「我…妳大概很了解我，可是我很抱歉…關於我們認識的過程，我一點也不記得，所以…」

「我叫徐亞貞。」她友善的伸出手向張凱芯自我介紹。這輩子最要好的姐妹發生了這樣的事情，她說什麼也不會丟下她的。張凱芯愣了一下，才微笑著跟她握手。

「我是張凱芯，呃，我想…我什麼都不用介紹了。」

兩人相視而笑。
「好了，天氣有點涼了，先進屋吧！」一直沒說話的張凱成，拍拍張凱芯的肩膀，便摟著愛妻跟在凱芯後面進屋。

接下來三天，由於凱成和亞貞都有各自的工作，凱芯一點也不想因為自己拖累到他們，就拒絕了他們任何人想請假照顧她的舉動，因此她一直都待在這間屋子裡。她不是真的脆弱到不能離開，只是還不敢面對那個空蕩蕩的陌生房子…她不知道自己怎能那麼孤獨的一個人生活……她應該是自己住吧？…再者，她也不被允許自己開車出門。

她打開滿滿都是照片的盒子，這是亞貞和凱成給她的照片，都是近幾年他們和她出遊、聚餐、慶祝等等場合的照片。那個「他們」，除了她自己，包含了小青、亞貞、凱成，還有另外三個人：梁境宇、顏坤易、廣和貴子。

當初小青那個男友，現在變成她的老公；那間小公司也闖出頭，成了頗有名的大公司。本身就熱愛工作的小青，從來不曾放下經裡這份工作，也還不想生小孩。只是公司規模越大，她就越是經常要一年來回飛個兩三次。忙碌得很少有時間出來。

亞貞說，他們剩下的六個人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可以說是有「相依為命」的關係。她猜，跟她最要好的朋友應該是「他」吧，因為她有很多張和他的合照，那個她一睜開眼就看到的人。他們這群人真的很愛拍照，不管到哪裡都要拍，而且什麼奇怪的主題都有。

「哈哈…」她因為一張他們三個男生裸體準備跳水的照片笑著。照片角落有她和亞貞笑著比YA，而且他們都穿著羽絨衣，可見應該是冬天的時候，所以他們三個表情都淒慘無比。照片的背面寫著：「願賭服輸　挑戰急凍鳥」
「叮－咚－」突然門鈴響了，她還是笑著，手上拿著照片走出去開門。沒想到門一開，就看到其中一隻急凍鳥，呃不是，是其中一個人。
「嗨。」顏坤易尷尬的對她笑了下。「我是…」

「顏坤易，我知道，亞貞告訴過我了。」她揮揮手上的照片。
顏坤易看到照片內容，也忍不住笑出來。

「噢，那張照片的確很經典，應該要裱框起來的。」

「哈哈哈…真的。你要不要先進來，外面很冷的。」她覺得他整個臉都冷到快發白了。

進屋後，張凱芯把照片收了起來，泡了兩杯熱茶，就和他坐在大廳聊著天。她發現他是個很有趣的人，雖然她不記得他，但是她卻莫名的和他還是很有話聊，難怪他們會是好朋友。只是…她注意到他手上的婚戒。

「你結婚了？」張凱芯訝異道。

「…嗯。」他帶著像是微笑，又像是苦笑的表情摸著戒指。

「…我知道嗎？」呃，這什麼蠢問題？

這次他真的是帶著大大的笑容：「當然啊！妳也在那裡，大家都在…」

「這樣啊…不好意思，我一點印象也沒有。好像有點糟糕。」

聞言，他開口描述著那個畫面：「沒關係。婚禮沒有辦得很盛大，因為她不想要邀請太多不重要的人。她總說，婚禮是辦給家人和好朋友看的，因為只有他們才需要知道這對新人是幸福的、真心的結為連理，其他的人都是拿著紅包就要攜家帶眷來騙吃騙喝的。」說到最後一句，他們兩個同時笑出來。

「感覺她是個很有趣的人，你一定很愛她。」張凱芯看著他幸福的表情，不禁心想：被他愛著的那個女人一定很幸福。

「她是我生命裡的太陽。我愛她，一直都是…就算是我們吵架、冷戰的時候，我沒有一刻忘記她，沒有一刻不愛她…」語畢，他強忍著哀傷，輕握著拳頭。

「那…她人呢？」張凱芯知道自己不應該問，看他那樣傷心的表情，她好像在揭人家傷疤…儘管如此，看見他那樣深情的告白，她忍不住想知道，那個女人是否有珍惜他的感情。

「她離開我了。」就這樣一句話，以及他黯淡下來的眼神。

「離開你？為什麼？」他苦笑著搖搖頭表示回答。

「唉，說這個只是徒增傷心，不談這個。現在的重點應該是妳，妳有什麼想做的嗎？或者是…有什麼想知道的？我應該都知道。」他給了她一個滿滿的笑容。

「…對了！我記得，我聽過那個醫生提到一個地方，好像是花店…」什麼花啊？她忘了，好像自從車禍之後她的記憶力就衰退很多。

「向日葵小店？」

「對對對！向日葵小店，那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呵呵，那不是花店，是…嗯…與其用說的，不如…直接帶妳去吧。」

「好啊好啊，太棒了！」終於有機會離開這棟房子了，駕照和車鑰匙都被凱成拿走，這裡又離公車站很遠，而且還在陽明山上，她一個人在這裡就跟沒腳一樣的不方便。凱成留給她的那些錢有跟沒有一樣。

「那妳去整理整裡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記得穿暖一點，休閒就好。」

「嗯！」

張凱芯上樓迅速換了件白色T恤和牛仔褲，努力在不影響劉海的情況下綁了個還算正常的馬尾。她還在適應自己的髮型，以前從來不剪染燙的她，現在剪了劉海、及腰的長髮現在只有到胸前的長度、頭髮染成她不知道確切名稱的某種咖啡色，就連髮尾部分也燙了微捲…其實，是不難看沒錯，真不知道以前在堅持什麼。

她看了看鏡子裡面的自己，想起還有人在冷天氣裡等她，隨意從衣櫃拉了件大衣就下樓了。匆忙的她並沒有發現，隨著衣櫃的晃動，衣櫃上方有個小盒子向外移動了一點，再晃動就會落下…
向日葵小店

「哇…原來是咖啡廳。」結果他們還是沒有離開陽明山，這間向日葵小店就在半山腰上。雖然隱密，但裝潢一點也不馬虎，而且來的人還真不少。

「咦，老闆…」正要開心和他們打招呼的員工，看見站在張凱芯身後的顏坤易比了個「噓」的手勢，在聽到她喊了「老闆」二字的時候，無奈的翻了個白眼。

「老闆？」張凱芯可真訝異到了，回頭看著他問：「原來這是你開的店啊？」

「老闆…」闆字都還沒說完整，顏坤易就佯裝怒道：「小雲，妳工作很閒嗎？洩了我的底，還站在這裡聊天。」

小雲莫名的望著他，又望著張凱芯一眼，覺得自己真是被罵得很委屈。帥老闆不是向來溫和嗎？今天吃炸藥了？

「還站在這裡？要我扣妳這個月獎金嗎？」

「噢不要啦！好嘛我走就是了…奇怪捏…」圓圓的臉蛋、可愛的她從來沒被人家這樣趕走耶！更別說還是帥老闆…
「…欸，等等。小雲，妳送兩杯茶過來就好，順便跟所有員工講一下，凱芯今天人不太舒服，沒事別過來抬槓。」其實他對小雲有點小小的愧疚，心中打算下個月給她加獎金，也是慰勞她這段時間的辛苦。

小雲送上茶和一盤小甜點後，原本想跟凱芯講幾句話，但看到老闆的表情，又想到剛剛老闆說的話，只好嘟嘟嘴看著凱芯的頭頂離場。

「好香喔！」她打開茶蓋聞了聞。

「喜歡嗎？」

「嗯！」她喝了一口，味道比想像中好。

「沒想到你還真不簡單，竟然還開了這家店。」

「剪綵的時候妳也在。」他無心說了這句話，卻看到她微微暗下的笑容，連忙安慰她：「別擔心，妳忘了很多事情，我們都會幫妳一一重建。就算妳想不起來，妳還是有重新認識我們的機會，不會讓妳有遺憾的。」

「嗯…」她感動的點點頭。「我們，我是說，我們六個人，常常來這裡嗎？」

「嗯，經常。不一定是全員到齊，但也都是這家店最死忠的顧客了。」他驕傲的笑著說。

「唉，」她吃了口小蛋糕，像是無奈的口氣：「要不是喝了你的茶、吃了你的甜點，我真想吐槽你耶！」

「呵呵，反正那是妳的強項啊！」

「哎唷~我一點都不懷疑為什麼捏！」她搞笑的想學貴婦說話，又用蓮花指喝了口茶，兩個人笑個不停。

等到終於可以不笑得這麼誇張時，張凱芯才開口問了個她剛才就一直很想問的問題。

「欸…我知道這麼問很像在探人隱私，不過…你老婆，知道妳開了這家店嗎？」她小心觀察著他的表情，卻發現他沒有生氣，只是一樣淡然的苦笑。

「…嗯。」

「……」好像感染到他的傷心，她突然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有點後悔開了這個話題，真是破壞氣氛！

幸好，顏坤易並沒有生氣，反而他還率先打破沉默。

「妳…也認識她，你們都認識。如果問他們，一定也會說她是個很特別、很特別的物種。」
「物種？怎麼好像在說動物一樣！」她忍不住覺得好笑。

「哈哈，她就是這樣說自己。她說自己不是人類，是一種科學家還沒發現的動物。她說她聽得懂花草，所以本來要開的是花店，但她覺得那太平凡、太商業化，所以寧願開間咖啡廳。她很喜歡跟客人聊天，總是可以從不同的人身上，看見不同的故事…」他有些忍不住，本來想說的話梗在喉嚨，讓認真傾聽的張凱芯抬頭看了他一眼，內心的愧疚又更深了一點。
「她真的很特別，所以…我更加捨不得…」

